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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论评论 

 

以“生活美学”确立艺术流派和学派的新路 
 

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 刘悦笛 
 

    在当今中国文化复兴的大历史情境中,各个艺术门类都提出了建立“中国派”的问题。音乐界

的提法是“中国乐派”,美术界则有“意派”之说,电影界称之为“中国电影学派”。其实,谈到“中

国派”,就是与“外国派”相对而言。而且这一概念理应既包括以创作为主的“中国流派”,也包

括以理论为主的“中国学派”。 

    首先必须明了,究竟什么是派呢?实际上派就是具有共通取向的共同体。无论是艺术家群体为

核心的群落也好,还是理论家为核心也罢,都是“想象共同体”,这个共同体构成了一个系统方可称

其为派。派就像是一条发源的河流,如果在形成过程当中不断有支流汇入,才能流得更长、更远。 

    艺术的流派是在学派出现之先,还是学派应在流派之先?有没有理论先行的情况?也有,但学派

提出后创作必须跟得上。一般来说,在有了一定的艺术积淀基础上,才可能推出艺术学派,因为理论

的总结往往落后于艺术新创,或者说学派乃是追随流派而成的,否则皮之不存、毛将焉附? 

    艺术语言和美学品格 

    “中国派”要得以成立与形成,笔者认为起码要符合两个标准,而且最好是规范性的标准:一个

是底线的规范性标准,另一个则是高级的境界性的标准。什么是底线标准?是艺术的语言。什么时

候中国化的艺术语言成熟了,中国性的艺术流派和艺术学派也就都形成了。什么是境界性标准?是

美学的品格。艺术流派的更高追求,也就是更高境界性的追求,要指向对美学的品格追求。当然,这

是个更高的诉求,艺术学派与艺术流派都要达到这个标准,才能得以真正确立身份。与此同时,艺术

流派与学派之间应该是相互匹配的,既不是艺术超前而得不到即时的理论总结,也不是理论先行而

艺术创作无法追随。 

    中国艺术流派要确立,内核规定就在于中国化的艺术语言的形成,由此才能成为创作的独特派

别。无论是中国电影语言、中国舞蹈语言、中国音乐语言抑或中国绘画语言,概莫能外。为什么当

年“中国动画学派”能够成立并屹立于世界电影之林?其中一个重要理由,就在于对中国传统水墨

语言进行了纳入和创新,诸如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《牧笛》这样的经典之作,把水墨画的静止图像变化

成“移动影像”,不仅形成了自身的动漫艺术语言,而且也对日本动漫产生了横向影响。 

    究竟什么是“艺术语言”?很简单,语言就是说话的方式。什么时候中国艺术有自己的“艺术

说话”方式,中国艺术流派就形成了;同理可证,什么时候面对中国艺术的“艺术言说”的独特方式

形成了,中国艺术学派也就形成了。因此,中国艺术语言包括两类,一类是艺术创作的语言,另一类则

是艺术理论的语言。 

    中国艺术学派要真正成立的话,中国艺术学理论要真正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用语方式。如果从

分析美学角度来看,由此要有“二阶”的美学语言,因为艺术理论毕竟是针对一阶的艺术现实而言

的进阶。当然,这里面也包含一个“语用学”的问题,艺术语言的确立,有赖于这种美学语言的确立。

什么时候中国艺术理论有了自己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,才能说成了中国艺术学派,无论是中国电

影学派也好,还是中国音乐学派也罢,这样才能从世界的电影体系或者音乐体系中独立出来,才能独

立于全球学术之林。 

    生活美学:知行合一 

    建构中国艺术流派与学派,有没有可能的路径?笔者以为应回到“生活美学”来确立艺术流派

和学派,而且也是一条新路。“生活美学”当中的生活是言说内容,美学则是说明形式。我们的艺术

言说的是中国人的生活,中国美学则关乎一种本土化的言说形式。实际上,艺术在中国既是“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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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道”,也是“审美之道”。由此而来,“生活美学”也就成为一种知行合一的美学,同时也是体用不

二的美学。 

    当今中国艺术背后有了文化自觉的动力,的确需要建构一种新的中国性的艺术和艺术观,我们

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在做这件事。所谓“新的中国性”,“新”是创造,“中国性”是传承;“新”

是时代性,“中国性”是本土化。如果从时代和本土性关系来说,可以是这样一种关联,没有时代性,

本土性是盲的,因为失去了时代的方向;反过来,没有本土性的时代性是空的,因为丧失了本土的内

涵。 

    在此不妨还建议,把“中国派”做得更小一些。因为后者往往是“中国的”艺术,前者才可能

成为“中国派”。历史经验也是如此,无论是英国青年一代艺术家还是意大利新前卫艺术家,都是该

国相对集中的小艺术流派,它们形成了整体叙事之后,就以小带大代表英国、意大利在国际上的艺

术形象。非常遗憾的,是,当代中国艺术家在国际上没有核心的主流形象,也没有艺术理论家来对之

进行理论的引导,这都需要我们迎头赶上。 

    实际上,笔者非常赞同建立一种更新的中国性的艺术观,形成一种中国化的艺术实践,同时,在

实践和理论之间还要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匹配,这样中国艺术学派和艺术流派才是可能形

成的。其实很多路不是别人指出路在何方,而是自己走出来的! 


